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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近
中
學
母
校
的
老
師
邀
請
我
回
校

向
學
妹
分
享
個
人
生
活
體
驗
，
面
對
一

群
青
春
活
潑
但
為
前
途
感
到
有
點
迷
茫

的
十
多
歲
女
孩
子
。
我
鼓
勵
她
們
別
怕

吃
苦
，
多
學
習
，
且
要
有
夢
想
。

有
夢
想
，
是
我
最
經
常
鼓
勵
年
輕
一
代

的
。
只
有
有
夢
想
的
人
才
會
有
動
力
，
才
會

為
夢
想
而
拚
搏
。
夢
想
失
落
了
，
別
失
望
，

調
校
自
己
的
目
標
，
重
新
出
發
，
我
深
信
總

有
一
天
，
能
夢
想
成
真
！

上
司
最
近
講
了
一
個
故
事
給
我
們
聽
，
他

在
北
京
時
遇
到
有
一
位
的
士
司
機
，
邊
駕
車

邊
播
放
英
語
錄
音
帶
，
一
邊
不
停
跟
㠥
來

說
。
上
司
問
原
因
，
司
機
說
：
﹁
我
想
學
好

講
英
文
，
我
的
計
劃
是
每
天
把
兩
句
英
文
讀

得
滾
瓜
爛
熟
，
三
年
時
間
，
我
就
會
講
一
千

句
英
語
，
足
夠
我
應
付
日
常
生
活
的
會
話

了
。
在
其
他
行
家
不
敢
接
載
外
國
人
時
，
我

便
可
以
接
載
他
，
多
做
生
意
，
多
賺
點
錢
。

而
且
，
會
講
英
語
，
我
可
以
找
機
會
轉
個
前

途
好
一
點
的
行
業
，
不
用
每
天
駕
㠥
的
士
兜
兜
轉
轉
這

樣
辛
苦
了
。
﹂
這
是
的
士
師
傅
的
夢
，
他
身
體
力
行
，

肯
定
有
天
能
達
成
夢
想
。

機
會
，
不
知
道
甚
麼
時
候
會
出
現
，
但
機
會
來
到
的

時
候
，
只
有
那
些
平
時
做
好
準
備
的
人
可
以
得
到
這
些

機
會
。

我
認
識
一
個
十
七
歲
在
加
拿
大
的
中
國
女
孩
子
，
她

的
目
標
是
要
做
驗
屍
官
。
在
所
有
同
齡
的
女
孩
子
都
在

講
扮
靚
、
拍
拖
的
時
候
，
她
努
力
研
究
身
體
結
構
及
解

剖
理
論
。
她
早
前
興
奮
地
對
我
說
，
考
上
了
大
學
的
法

證
系
，
朝
㠥
當
驗
屍
官
的
路
出
發
。

我
鼓
勵
學
妹
們
要
為
人
生
訂
下
目
標
，
這
個
目
標
應

該
是
一
個
會
令
自
己
活
得
更
開
心
的
目
標
，
那
麼
人
生

便
是
一
個
追
求
開
心
的
過
程
。
如
果
今
日
仍
然
不
知
自

己
的
方
向
，
我
提
議
她
們
多
看
名
人
傳
記
，
參
考
成
功

人
士
如
何
策
劃
自
己
人
生
，
怎
樣
向
自
己
的
目
標
出

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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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王
大
慶

追夢的年齡
余似心

翠袖
乾坤

夜
看
六
十
年
代
的
港
產
粵
語
電
影
，
男

主
角
是
個
不
務
正
業
的
花
花
公
子
，
其
父

責
其
母
，
曰
：
﹁
慈
母
多
敗
兒
！
﹂
母
反

唇
相
稽
，
道
：
﹁
養
不
教
，
父
之
過
！
﹂

原
來
，
在
寶
貝
兒
子
﹁
學
壞
﹂
之
後
父
母

互
相
推
卸
責
任
，
是
香
港
半
世
紀
以
來
的
傳
統
習

俗
。電

影
中
的
男
主
角
養
成
游
手
好
閒
的
習
慣
，
根

本
原
因
是
家
中
有
錢
之
過
。
開
場
的
一
幕
其
父
說

一
個
月
沒
有
見
過
兒
子
，
皆
因
他
出
門
上
班
時
兒

子
未
起
床
；
兒
子
回
家
時
，
卻
輪
到
老
爸
好
夢
正

濃
。
上
個
月
一
次
父
子
會
面
，
還
是
因
為
兒
子
到

他
公
司
去
取
零
用
錢
云
云
。
這
位
父
親
後
來
托
親

戚
代
為
管
教
兒
子
，
還
說
﹁
易
子
而
教
﹂。
戲
當

然
是
大
團
圓
結
局
，
男
主
角
因
為
女
主
角
的
緣
故

改
過
自
新
。
﹁
易
子
而
教
﹂
的
習
俗
大
有
道
理
。

代
人
家
教
子
，
就
可
以
免
除
了
﹁
慈
母
多
敗
兒
﹂

的
掣
肘
，
而
小
孩
子
多
一
個
長
輩
管
束
，
未
嘗
不

好
。傳

統
醫
家
也
不
會
為
至
親
診
治
，
這
在
今
天
西

醫
界
亦
多
有
這
個
做
法
，
所
謂
﹁
關
心
則
亂
﹂
吧
。

由
慈
母
多
敗
兒
，
想
到
﹁
母
慈
子
滅
﹂，
這
四
句
字
更
具

震
撼
力
，
實
乃
子
平
算
命
的
術
語
。
比
如
說
一
造
木
命
，
按

五
行
學
說
水
能
生
木
，
木
原
本
喜
得
水
生
，
但
是
水
生
太
過

卻
並
非
美
事
。
如
果
八
字
只
得
日
元
一
點
木
，
滿
盤
皆
水
，

就
叫
﹁
水
泛
木
浮
﹂
，
再
行
水
運
，
就
會
﹁
母
慈
子
滅
﹂

了
。

近
年
來
似
乎
一
般
香
港
小
家
庭
已
變
成
母
教
多
、
父
教

少
。
不
怕
單
純
的
母
慈
，
最
忌
當
寬
時
執
緊
，
當
嚴
時
卻
放

鬆
。
最
常
見
﹁
子
滅
﹂
的
﹁
格
式
﹂
是
孩
子
小
時
候
鞭
策
過

度
，
然
後
把
他
的
學
習
興
趣
都
消
磨
掉
了
，
到
了
他
自
暴
自

棄
，
這
時
家
教
忽
然
盡
撤
，
但
求
他
不
離
家
出
走
便
是
。
小

時
候
宜
稍
寬
鬆
，
卻
壓
迫
太
苛
，
例
如
爸
爸
是
醫
生
律
師
之

類
，
要
求
小
孩
都
讀
名
校
；
到
了
成
績
追
不
上
，
又
不
敢
再

給
壓
力
，
怕
他
自
殺
、
怕
他
出
走
，
便
聽
任
其
自
由
發
揮
。

現
時
常
有
人
說
﹁
不
要
輸
在
起
跑
線
﹂，
不
知
是
誰
人
發

明
的
﹁
學
說
﹂，
印
象
中
似
乎
從
台
灣
傳
過
來
。
這
種
謠
言

真
是
戕
賊
人
心
！
不
知
害
了
幾
多
小
孩
！

中
國
教
育
傳
統
講
究
因
材
施
教
。
孔
子
門
下
有
所
謂
四
科

十
哲
，
當
中
冉
有
︵
子
求
︶
和
仲
由
︵
子
路
︶
都
長
於
政

事
，
但
孔
子
對
兩
個
弟
子
卻
用
不
同
教
法
。
有
一
回
兩
人
先

後
問
：
﹁
聞
斯
行
諸
？
﹂
這
話
譯
成
白
話
，
大
概
是
：
﹁
聽

到
一
件
很
應
該
要
做
的
事
，
可
以
實
行
嗎
？
﹂
孔
子
叫
冉
有

儘
管
去
做
，
對
仲
由
卻
說
：
﹁
有
父
兄
在
。
﹂
要
他
緩
一

緩
、
想
一
想
。
另
一
個
門
人
公
西
華
﹁
現
場
目
擊
﹂
夫
子
一

題
兩
答
，
便
問
老
師
原
因
何
在
。
孔
子
說
：
﹁
求
也
退
，
故

進
之
；
由
也
兼
人
，
故
退
之
。
﹂

原
來
兩
人
性
格
不
同
，
雖
然
都
是
﹁
資
優
生
﹂，
指
導
的

方
向
就
南
轅
北
轍
。
冉
有
處
事
不
夠
積
極
進
取
，
所
以
要
鼓

勵
他
；
仲
由
卻
比
較
好
勝
，
所
以
要
稍
加
裁
抑
。
這
一
進
一

退
的
教
學
法
，
很
有
陰
陽
消
長
的
至
理
在
裡
面
。

今
天
﹁
不
要
輸
在
起
跑
線
上
﹂
的
觀
念
已
深
入
民
心
，
但

是
何
時
當
進
、
何
時
宜
退
，
要
有
相
當
的
智
慧
指
導
。
若
當

進
時
反
退
、
當
退
時
反
進
，
很
容
易
﹁
母
慈
子
滅
﹂。

母慈子滅進退間
潘國森

琴台
客聚

香
港
江
浙
人
多
，
淮
揚
滬
菜
的
﹁
上
海
總

會
﹂、
﹁
滬
江
酒
樓
﹂、
﹁
雪
園
飯
店
﹂
等
滬
菜
名

店
甚
多
。
實
際
上
江
浙
幫
並
非
以
泛
稱
之
﹁
上
海

佬
﹂
為
主
，
香
港
富
甲
一
方
之
﹁
上
海
人
﹂
其
實

很
多
是
寧
波
籍
，
著
名
的
董
建
華
和
包
玉
剛
之
船

王
家
族
，
影
視
大
亨
邵
逸
夫
。
剛
逝
世
不
久
之
紗
廠
地

產
巨
擘
陳
廷
樺
等
都
是
寧
波
人
，
但
香
港
寧
波
菜
卻
不

盛
行
，
有
寧
波
菜
供
應
的
似
乎
只
有
一
家
﹁
寧
波
總

會
﹂，
寧
波
菜
以
鹹
、
鮮
、
天
然
為
食
髓
真
味
，
而

﹁
寧
波
會
所
﹂
宣
傳
不
足
，
光
顧
者
不
多
，
未
聞
其
有

甚
麼
拿
手
的
寧
波
特
色
佳
餚
，
香
港
稱
美
食
之
都
似
欠

缺
了
一
瓣
。

去
年
筆
者
和
食
家
薛
興
國
遊
寧
波
，
為
參
觀
其
媲
美

國
家
圖
書
館
之
全
國
最
大
﹁
天
一
閣
﹂
藏
書
庫
，
順
便

接
受
寧
波
旅
遊
大
使
曹
眾
邀
請
在
該
市
最
大
、
大
如
兩

個
足
球
場
之
﹁
向
陽
漁
港
﹂
吃
了
幾
頓
真
正
寧
波
菜
之

代
表
作
。
印
象
最
深
的
除
了
錢
塘
江
口
舟
山
漁
港
特
產

之
鮮
貝
活
魚
，
如
難
得
一
逢
之
真
正
野
生
黃
魚
、
天
然

山
坑
魚
等
外
，
其
頭
盤
之
醉
蟹
係
﹁
十
八
斬
﹂，
寧
波
地
土
系
之

臭
冬
瓜
、
臭
莧
菜
、
臭
豆
腐
等
更
是
奇
臭
難
忘
香
入
肺
腑
，
可
惜

這
些
真
正
寧
波
特
色
美
饌
，
離
開
了
寧
波
溫
州
地
區
便
沒
得
吃

了
。去

年
起
曾
在T

V
B

無
㡊
走
紅
、
邵
逸
夫
視
為
俊
彥
之
寧
波
女
藝

員
曹
眾
，
受
寧
波
旅
遊
局
所
託
協
助
在
港
開
了
第
一
家
寧
波
﹁
向

陽
漁
港
﹂
式
之
分
店
﹁
文
鼎
一
號
﹂
專
門
店
，
推
廣
寧
波
菜
系
，

阿
杜
和
薛
興
國
及
老
友
才
子
陶
傑
等
都
大
力
推
薦
。
原
來
寧
波
菜

之
鹹
、
鮮
、
活
也
很
合
港
人
口
味
，
生
意
不
俗
下
大
半
年
後
在
灣

仔
開
了
第
二
家
﹁
文
鼎
二
號
﹂，
現
兩
家
都
以
馳
名
寧
波
的
招
牌

頭
盤
﹁
十
八
斬
﹂
最
為
人
稱
道
，
不
少
港
客
連
盡
兩
碟
，
阿
杜
也

常
為
此
味
專
程
赴
此
﹁
文
鼎
﹂，
真
是
一
吃
難
忘
，
再
吃
心
思
。

此
﹁
文
鼎
十
八
斬
﹂
實
則
就
是
上
海
幫
菜
之
﹁
醉
蟹
﹂
系
列
，

因
寧
波
每
周
直
運
最
新
鮮
海
蟹
，
上
海
幫
喜
把
海
蟹
用
酒
浸
成

﹁
醉
蟹
﹂、
熱
酒
浸
成
﹁
溫
蟹
﹂，
活
蟹
上
碟
烈
酒
浸
之
稱
為
﹁
搶

蟹
﹂。
寧
波
料
理
則
用
他
們
浙
江
陳
年
花
雕
浸
醃
，
外
加
玉
桂
、

茴
香
、
桂
蕊
等
廿
八
種
佐
料
︵
每
店
都
有
他
們
之
秘
方
︶
和
浸
一

朝
，
把
每
隻
鮮
蟹
用
揚
州
利
刀
斬
成
十
八
塊
上
碟
，
多
數
人
客
吃

得
滋
味
無
窮
，
連
那
秘
方
花
雕
汁
液
都
連
碟
底
喝
光
，
此
便
難
怪

曹
眾
開
完
﹁
文
鼎
一
號
﹂
便
再
開
﹁
文
鼎
二
號
﹂
了
。

文鼎「十八斬」
阿　杜

杜亦
有道

含
㠥
金
鎖
匙
出
生
的
富
二
代
，
不
一
定
是

花
花
公
子
，
只
懂
得
穿
華
衣
開
名
車
追
明

星
。
俄
羅
斯
首
富
、
前
克
格
勃
官
員
列
別
捷

夫
的
三
十
二
歲
兒
子
，
在
家
族
收
購
了
英
國

兩
份
虧
損
纍
纍
的
報
紙
後
，
他
將
兩
報
起
死

回
生
。
最
難
得
的
是
，
這
位
老
闆
經
常
親
自
出
國

採
訪
，
成
為
兩
報
的
最
佳
駐
外
記
者
。

全
球
印
刷
報
紙
陷
入
生
死
存
亡
之
際
，
富
二
代

的
埃
維
金
．
列
別
捷
夫
︵E

vgeny
L
ebedev

︶
證
明

了
報
紙
仍
然
大
有
可
為
。

他
最
近
接
受
傳
媒
訪
問
時
說
，
外
國
人
普
遍
認

為
俄
商
狡
猾
、
靠
不
住
和
厚
顏
無
恥
。
他
要
改
變

這
種
錯
誤
觀
念
，
證
明
新
一
代
的
俄
商
並
非
寡
頭

政
治
家
；
他
們
會
發
財
立
品
。

老
列
別
捷
夫
在
俄
國
擁
有
銀
行
、
航
空
公
司
和

︽
新
報
︾，
家
財
逾
二
十
二
億
英
鎊
。
他
的
報
紙
經

常
批
評
普
京
的
獨
裁
統
治
，
是
普
京
的
眼
中
釘
。

兒
子
埃
維
金
八
歲
時
，
他
將
兒
子
送
往
英
國
讀

書
。
二
零
零
九
年
他
買
下
︽
倫
敦
旗
幟
晚
報
︾，
當

作
﹁
玩
具
﹂
送
給
兒
子
，
讓
他
留
英
消
磨
日
子
。

當
年
︽
倫
︾
虧
蝕
三
千
萬
鎊
，
人
們
替
它
定
下

﹁
死
期
﹂
為
一
年
內
。
列
別
捷
夫
家
族
卻
對
它
感
興

趣
，
以
一
鎊
價
錢
收
購
。
二
零
一
零
年
再
以
一
鎊
收
購
︽
獨

立
報
︾。

列
別
捷
夫
接
手
後
，
將
︽
倫
︾
改
為
免
費
報
。
他
同
時
發

行
︽
獨
︾
的
精
簡
版
︽
i
報
︾，
售
價
僅
二
十
便
士
︵
約
兩
元

半
港
幣
︶，
為
其
他
報
紙
的
五
分
一
售
價
。
︽
i
︾
與
︽
獨
︾

分
插
廣
告
，
流
通
量
增
加
，
﹁
綑
綁
式
﹂
的
成
本
減
少
，
銷

量
達
二
十
四
萬
份
，
成
為
報
業
奇
葩
。

列
別
捷
夫
說
，
童
年
時
他
像
其
他
蘇
聯
小
孩
一
樣
，
希
望

長
大
後
做
太
空
人
。
如
今
，
他
利
用
家
族
的
名
氣
地
位
，
親

自
出
馬
獨
家
訪
問
外
國
的
領
導
人
，
採
訪
當
地
的
民
生
和
災

難
。
去
年
他
遠
征
索
馬
里
和
埃
塞
俄
比
亞
，
文
章
獨
特
，
替

兩
報
增
添
色
彩
。

列
別
捷
夫
的
緋
聞
女
友
，
免
不
了
明
星
模
特
兒
。
他
解

釋
，
追
求
美
麗
是
人
性
，
但
他
是
有
品
味
地
去
追
求
。

富二代
蒙妮卡

跳出
框框

迎
來
了
香
港
回
歸
祖
國
十
五
周
年

紀
念
之
際
，
接
踵
而
來
的
是
內
地
兄

弟
省
訪
港
招
商
活
動
。
雲
南
省
省
長

李
紀
㞫
率
招
商
團
搶
奪
中
國
沿
邊
開

放
先
聲
，
把
雲
南
加
快
產
業
升
級
轉

型
的
信
息
帶
到
香
港
，
深
化
滇
港
攜
手
從

西
部
走
出
去
新
布
局
。
省
長
李
紀
㞫
思
想

創
新
開
朗
，
他
的
團
隊
人
人
皆
精
幹
。
我

曾
兩
次
訪
問
雲
南
，
這
兒
的
花
卉
、
普
洱

茶
、
菇
類
等
是
我
至
愛
，
留
下
深
刻
印

象
，
麗
江
悠
久
歷
史
和
深
厚
文
化
底
蘊
至

今
仍
未
能
忘
懷
。

香
港
人
喜
飲
茶
，
尤
愛
飲
普
洱
。
在
招

商
會
上
，
主
禮
嘉
賓
獲
贈
紀
念
品
當
然
是

最
正
、
最
靚
的
普
洱
茶
哩
。
正
是
名
副
其

實
﹁
以
普
洱
會
友
﹂。
天
下
普
洱
茶
價
不

菲
，
中
秋
賞
月
，
月
餅
和
普
洱
乃
是
必
備

佳
品
。

近
日
內
地
公
布
經
濟
數
據
顯
示
下
行
危
機
嚴
峻
，

往
時
防
通
脹
而
今
怕
通
縮
。
溫
家
寶
總
理
一
再
公
開

提
預
警
表
示
﹁
穩
增
長
，
當
務
之
急
﹂。
溫
總
指
示
穩

增
長
不
僅
是
當
務
之
急
，
而
且
是
一
項
長
期
的
艱
巨

任
務
。
穩
增
長
要
與
財
政
、
金
融
、
企
業
以
及
其
它

方
面
改
革
結
合
起
來
，
要
鼓
勵
和
引
導
民
間
投
資
，

要
促
進
投
資
的
合
理
增
長
。

然
而
，
全
球
經
濟
一
體
化
的
今
天
，
互
為
牽
動
影

響
，
正
負
面
皆
如
是
。
問
題
是
，
歐
美
影
響
全
球
前

景
不
明
朗
，
而
中
國
經
濟
形
勢
也
告
急
，
香
港
又
哪

會
獨
善
其
身
？
香
港
與
內
地
兄
弟
省
的
合
作
，
從
沿

海
開
放
延
伸
至
向
西
沿
邊
開
放
模
式
，
互
動
前
行
的

發
展
階
段
。
務
實
地
說
，
加
強
兩
地
民
間
資
本
合

作
，
文
化
產
業
、
旅
遊
業
以
及
服
務
業
的
合
作
較
實

際
也
較
易
推
行
。
這
次
雲
南
省
招
商
我
分
別
出
席

﹁
金
融
﹂、
﹁
旅
遊
﹂
和
﹁
文
化
產
業
﹂
等
招
商
活

動
，
獲
益
良
多
，
不
但
加
深
對
雲
南
省
情
、
商
情
了

解
，
也
認
識
了
不
少
業
界
朋
友
、
民
營
企
業
家
和
主

管
官
員
，
特
別
是
省
旅
遊
局
文
淑
㠒
副
局
長
熱
情
介

紹
黃
金
景
點
。

另
外
，
山
東
省
長
姜
大
明
率
團
來
港
為
山
東
周
開

幕
主
禮
。
往
時
提
到
山
東
，
必
稱
山
東
是
孔
子
之
故

鄉
，
而
今
還
多
了
一
句
介
紹
﹁
是C

Y

的
故
鄉
﹂。
香

港
特
首
梁
振
英
似
乎
有
異
乎
常
人
的
時
間
，
頻
頻
落

區
聽
民
意
，
又
要
趕
快
進
入
角
色
替
市
民
辦
實
事
之

餘
，
還
要
應
酬
主
禮
接
待
訪
客
，
忙
個
不
亦
樂
乎
。

李
省
長
被
接
見
，
來
自
家
鄉
姜
省
長
當
然
也
要
會

晤
，
深
化
了
解
合
作
，
共
謀
發
展
，
共
榮
共
贏
呀
！

以茶會友
思　旋

思旋
天地

十
八
年
前
，
本
港
某
刊
物
，
因
刊
登
了
意
大
利
文
藝
復

興
巨
匠
米
開
朗
基
羅
的
神
作
﹁
大
衛
﹂
雕
像
，
而
被
淫
褻

及
不
雅
物
品
審
裁
處
以
﹁
裸
露
﹂
為
名
判
為
﹁
二
級
不

雅
﹂。
該
事
件
引
起
輿
論
大
譁
，
高
院
大
法
官
後
在
複
審
時

稱
﹁
任
何
有
理
智
的
人
均
不
會
以
﹃
不
雅
﹄
形
容
大
衛

像
﹂，
指
出
﹁
有
關
裁
決
﹃
難
以
理
喻
﹄﹂，
並
還
刊
物
及
大
衛
以

清
白
。
十
八
年
後
，
事
件
重
演
，
這
回
的
主
角
換
成
大
衛
的
弟

弟—
—

同
樣
出
自
米
開
朗
基
羅
之
手
的
另
一
名
作
﹁
大
衛
阿
波

羅
﹂
雕
像—

—

在
央
視
新
聞
中
現
身
時
，
敏
感
部
位
被
打
上
了

馬
賽
克
。

雖
然
只
有
短
短
一
瞬
，
但
群
眾
的
眼
睛
永
遠
是
雪
亮
的
。
馬

賽
克
大
衛
面
世
後
，
立
即
引
來
了
外
界
劇
烈
的
反
彈—

—

這
也

難
怪
，
十
八
年
前
尚
且
如
此
，
又
何
況
世
風
日
開
、
更
有
﹁
理

智
﹂
的
今
天
？

可
想
而
知
，
反
對
的
聲
音
佔
了
絕
大
多
數
，
質
疑
及
嘲
諷
的

情
緒
在
網
絡
上
隨
處
可
見
。
溫
和
的
反
對
派
們
紛
紛
表
示
：

﹁
央
視
庸
人
自
擾
﹂、
﹁
低
估
了
人
民
的
文
藝
素
質
﹂
；
激
烈
的

反
對
派
們
則
直
指
電
視
台
玷
污
了
藝
術
；
而
一
向
習
慣
惡
搞
的
網
民
們
更
表

示
﹁
大
衛
要
穿
短
褲
維
納
斯
要
穿
內
衣
﹂，
甚
至
轟
轟
烈
烈
地
發
起
了
﹁
給

名
畫
穿
衣
服
﹂
的
活
動
。

儘
管
罵
聲
一
片
，
但
央
視
在
這
個
問
題
上
還
真
的
不
是
孤
獨
的—

—

亦
有

一
些
網
民
站
出
來
表
示
央
視
做
得
沒
錯
，
認
為
央
視
作
為
一
個
公
共
媒
體
，

要
照
顧
到
全
體
國
民
的
認
知
水
平
及
接
受
程
度
，
這
其
中
就
包
括
未
成
年

人
。
而
雖
然
是
藝
術
是
名
作
，
但
國
別
不
同
，
文
化
不
同
，
在
一
向
講
究
含

蓄
美
的
中
國
，
在
覆
蓋
率
最
大
的
公
共
頻
道
，
給
裸
體
雕
像
穿
個
馬
賽
克
短

褲
實
在
是
太
合
適
了
。

穿
，
還
是
不
穿
，
這
是
個
問
題
。
雖
然
乍
聞
此
事
時
，
小
狸
的
本
能
反
應

也
是
覺
得
無
理
，
但
﹁
我
不
同
意
你
的
觀
點
，
卻
誓
死
捍
衛
你
說
話
的
權

利
﹂，
而
既
然
真
有
一
票
人
站
在
異
見
的
一
邊
，
那
代
表
確
實
也
是
另
一
種

訴
求
。

也
於
是
，
關
於
大
衛
的
褲
衩—

—

以
前
是
無
花
果
葉
，
現
在
是
馬
賽
克
的

問
題
，
其
實
遠
不
是
穿
或
不
穿
那
麼
簡
單
。
要
解
決
這
個
問
題
，
在
硬
件

上
，
我
們
是
不
是
應
該
盡
快
推
進
廣
電
及
出
版
方
面
的
分
級
制
度
？
讓
人
們

有
根
據
各
自
需
要
而
自
行
選
擇
的
權
利
。
在
軟
件
上
，
我
們
的
國
民
素
質
教

育
是
不
是
應
該
進
一
步
加
強
？
如
果
如
魯
迅
先
生
所
形
容
的
那
種
﹁
一
見
短

袖
子
就
已
經
聯
想
到
私
生
子
﹂
的
﹁
想
像
力
﹂
依
舊
存
在
的
話
，
那
大
衛
就

算
是
穿
了
阿
拉
伯
長
袍
也
逃
不
過
意
淫
的
魔
爪
，
且
這
裡
面
絕
不
僅
僅
是
孩

子
。
所
以
，
選
擇
的
權
利

加
上
鑒
別
的
能
力
，
才
是

最
好
的
褲
衩
。

最
後
補
充
交
代
一
句
，

央
視
在
重
播
這
條
馬
賽
克

大
衛
新
聞
時
，
選
擇
了
去

除
馬
賽
克—

—

讓
這
場
鬧

劇
達
到
了
最
後
的
高
潮
。

大衛的褲衩
狸美美

網人
網事

由梁曉聲編劇、張新建執導的現實主義題材電
視劇《知青》於央視落下帷幕。剛開始，出於自
己也當過知青，看梁曉聲《知青》宣稱完整紀錄
知青十年上山下鄉歲月的故事，原想引起強烈的
共鳴。然耐心看完後，並沒有達到初衷。
實事求是講，要完整真實表現當年知青上山下

鄉的生活並非易事。因為當年「上山下鄉」的
「知青」當中，大部分是到農村「插隊落戶」的，
還有一部分雖然也是務農，過的卻是「生產建設
兵團」的準軍事化生活，他們的狀況與「插隊知
青」有很大不同。而梁曉聲由於當年是黑龍江生
產建設兵團知青，因而將筆墨大多就放在兵團知
青身上，試圖以兵團知青的生活來涵蓋全部知青
的生活，這就有些以偏概全，難以完整展現那一
代知青的生活、情感與成長。難怪於《知青》播
放中，就有不少當年插隊知青議論紛紛，評說
《知青》劇情與他們的知青生活大相逕庭。

事實上，「插隊落戶」的知青生活遠比兵團知
青生活艱苦，更沒有他們那麼浪漫。上世紀六十
年代末，我插隊在蘇北串場河東一個偏僻的鄉
村。那裡的農民當時很窮，住的房子都是茅草蓋
的「頂頭舍」（即山牆呈南北方向，門戶就開在南
山牆上），吃的是雜糧。才開始6個月，知青還有
38斤大米供應，6個月後就和農民一起吃雜糧了。
當時我們插隊的公社都是鹽鹼地，每年長娃娃草
埋青改良土壤，田裡只能長玉米、大麥和小麥，
產量很低，遇上欠收年成，家家只能以胡蘿蔔、
胡蘿蔔纓子、山芋、南瓜等代食品摻合雜糧充

飢，而且以粥為主。我們這些身在異鄉處於長身
體時期的知青，飯量正盛，常常寅吃卯糧，不斷
預支，往往麥子沒上場，玉米已吃光，而生產隊
除備戰糧、種子糧外，也難以滿足我們隔三差五
的借糧要求。於是，只好向家裡求援，讓家裡人
緊緊褲帶，寄點糧票給我們。但這種辦法也有
限，在計劃經濟還沒有溫飽的年代，家裡人也要
生活啊。沒得辦法想，夜晚我們只好幹起了到田
裡偷挖胡蘿蔔、刨山芋、掰青玉米的勾當。那
時，吃飯大多用又鹹又澀極便宜的蟹渣燉豆腐渣
充當下飯菜。喝粥通常沒有鹹小菜。住宿條件更
差，當時知青房還沒蓋，就與牛同宿，在牛棚裡
騰出一塊地方放兩張上下鋪的雙人床，冬天還
好，到了夏天，牛糞發酵快，整個牛棚裡臭氣熏
天。
儘管生活十分艱苦，但每天上工是少不了的。

早上天剛亮生產隊隊場旗桿的小紅旗就升起，大
喇叭也同時響起，催你起來打早工。幹到8點多
鐘，生產隊隊場旗桿上的小紅旗落下，你得趕緊
回家忙早飯，9點鐘還得繼續上工。至12點吃中
飯，下午1點半繼續上工到傍晚看不見這才下工，
一年到頭難得有休息。工分按不同組別採取不同
標準。我所在的生產隊，男壯力組全天出勤的工
分是10分，依次為男青年組9分，女壯力組8分，
女青年組7分，老幼組6分，各組分工活計有別。
我們四個知青（當時老三屆知青是編組下放，每
組4人，通常一個生產隊一組知青）剛開始分在女
青年組，一年後才升到男青年組。每年年終按收

成定工分單價，一起兌現，通常10分只有1毛5到2
毛之間，效益好的生產隊工分單價也不超過2毛
5，劃去糧草錢，能有幾十元現金入賬就不錯了，
收成差的年頭分文不得也是常事。與《知青》劇
情裡兵團知青每月40多元的工資簡直是天壤之
別。
業餘生活更是枯燥無味。那時農村不通電，火

油又上計劃，家家戶戶只是在吃晚飯時點下自做
的豆油燈，然後就摸黑做事、睡覺。我們知青晚
間要麼是在豆油燈下偷看一會兒從城裡帶來的
「黃色小說」，要麼是在床上講鬼的故事，直至毛
骨悚然，才躲進被窩裡睡覺。由於害怕與農村姑
娘談戀愛回不了城，因而誰也不敢招惹，害怕脫
不了身而永生永世回不了城。就是男女知青之間
也絕少談戀愛，多是一些互相幫扶，因為在那種
艱苦的環境裡，一個人生活都難自保，何談組成
小家庭。對情愫的萌生，大多是克制再克制，絕
沒有《知青》裡表現的那麼浪漫。也有個別知青
與農村姑娘結緣的，但拖到知青回城時大多了
斷。
當初知青響應號召到廣闊天地裡，確實想幹一

番事業。在農村，我曾連續三年過年不回城，大
年初一也到田裡幹農活，與貧下中農一起過「革
命化的春節」；在農田水利工地，我曾因勞累過度
英勇地暈倒，醒來後搖搖晃晃地仍挑擔挖河⋯⋯
那時候，我們是多麼地想使自己的青春年華在農
村有所作為啊。然而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艱
苦、枯寂的荒野生活磨滅了我們的激情，褪化了

我們的鬥志，動搖了我們紮根一輩子的決心。有
人利用獨生子女父母身邊無人照顧的政策走了，
有人費盡心機搞病退回城了，也有人根子紅、苗
子正被推薦上工農兵大學或入伍⋯⋯可絕大多數
知青還是熬到1979年才大返城。知青返城後，一
些人特別是77年、78年高考上大學的知青，經過
自己的努力成為了社會的棟樑，然而，更多的知
青則永遠失去了受高等教育體面就業的機會，在
九十年代的下崗潮中更是首當其衝，經常被工作
單位裁減而失業。從農村經濟發展的角度看，下
放知青的努力並未能給農村的發展帶來多少好
處。知青離開後實行的大刀闊斧的農村改革，才
為農村帶來了實質性的改進。
梁曉聲編劇的《知青》，由於視覺沒有觸及到大

部分「插隊落戶」知青的真實生活，個別地方只
是膚淺地一帶而過，特別是對知青運動理解的片
面，以至劇情與現實有很大的偏離，成了一部理
想化的「兵團知青」劇，不但沒有達到之前所說
的「全景展現」，更沒有揭示出那場上山下鄉運動
的本質。

《知青》引發的知青回憶

■被穿上馬賽克褲衩

的大衛像。 網上圖片

■電視劇《知青》劇照。 網上圖片


